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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人们便对太空有无限的遐想。从远古人们抬头仰
望星空，到明代万户飞天，再到如今各种航天器、宇宙飞船的出
现，无一不是人类对遨游太空梦想的艰难探索。

从陆地奔走到太空环游，从太空环游到登月行动，再从登月
到如今的久居太空。对太空探索的每一步历史性跨越，其背后都
是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辛勤智慧和汗水的付出，代表着一个时代
最高级别的科研发展水平。为了中国航天技术的发展，多少航天
人夜以继日地研究，穷经皓首，只为亲眼见证在苍穹和夜空升起
那颗最为灿烂的星！为了这个梦想，无数科研专家呕心呖血，
一心扑在工作上；无数航天人为国请命，甘愿牺牲自己的青春和
生命！

我赞美科技工作者，正因为有你们的无私奉献，中国的航天
科技才在世界航天史有了一席之地，站稳了脚根。我赞美航天勇
士，正因为有你们身先士卒，才有天河、天宫的一飞冲天。看呐，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如此富有朝气、富有魄力
的诗句，正是对我们现代中国最形象的写照！

各位航天英雄，愿你们平安归来，给我们细细讲述在夜空中
与星星作伴的感受，与天宫“零距离”接触的感受。中国已经能够

“造出”星星，你们就是那星星最耀眼的光束！
亲爱的航天英雄们，愿你们身披霞光，脚踏云彩，带着一船的

星辉满载而归！ （作者系陕西交控运营管理公司职工子弟）

背起装满责任的行囊
告别了年迈的爹娘
含泪离开生养的家乡
奔向那令人向往的地方
去寻找希望和梦想

繁华的城市中到处都是正在建设的楼房
他来到了一处建筑工地上
开始了打工生涯的征程
繁忙的工地上灯火明亮
托着一天疲惫的身体还在不停地忙
精疲力尽的他终于躺上了床
深夜里在思念亲人中进入了梦乡

天还没亮闹钟就已经敲响
又开始重复着昨日的时光
外面飘来午饭的余香
十元钱的盒饭看了又看想了又想
最终还是买了三个馒头一碗汤
那是供给身体半天的营养
手臂上的旧伤未好又添新伤
脚崴了忍着剧痛还要继续奔忙

夏天顶着火红的太阳
冬天迎着冰冷的雪霜
因为他是一家生活的脊梁
不敢停留也无处躲藏
再苦再累对他也无妨
厚厚的老茧手渗透了他的责任和担当
被骄阳晒黑的脸上写满了岁月的沧桑
就这样日复一日透支着身体的能量
打工年复一年改变了他乡的模样
广厦千万间没有一间是自己的房

时光荏苒出门时树叶正在发芽
转眼间已是满天飞舞的雪花
女儿上学的生活费又该上账
父亲的糖尿病药不能断了
供养老婆也该添加一件像样的衣裳
年节里的思乡情在心里疯长
仿佛看到妻儿在呼唤他早日归乡
也好像听到妈妈的唠叨声在耳畔回响
给爹妈打个电话问问他们身体是否安康
也报报自己生活工作无恙
辛苦了一年正在改变生活的现状

梦想还在
心里泛起阵阵的忧伤
辛酸的泪水在无奈的流淌
何时才能实现梦寐以求的小康

（作者系潼关公路段退休职工）

我的二嫂身材娇小，却令我
敬重。

老公兄弟较多，父母已过世。二
哥虽说在家排行老二，但像是我们的

“长辈”，更像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主
心骨，二嫂更不用说。

一个家里兄弟姐妹多了，家里的
大情小理自然就多了，不管是农村老
家，还是城里的亲戚，都得二嫂扑在
前面，东家娶媳妇，西家嫁姑娘，前村
有丧事，后村又添丁，她都会尽自己
最大的力量去帮忙。

我是一个远嫁的媳妇，在老公家
这边也没有什么亲戚朋友，不管遇到
什么事情，总爱找二嫂倾诉，她也愿
意听我唠叨、发泄情绪，所以我们俩
更像姐妹、闺密。老公和二哥经营了
一家菜铺，主要经营米油面、干菜、鲜
菜和调料，给买家送面、送米就成了
二嫂的工作。由于店里就她和二哥
俩人，扛着米，提着菜一口气上五六楼
是经常的事，时间一长，50斤的面粉，
40斤的油，对她来说都是小菜一碟，
就此练就了她人小力气大的本领。

记得我们生活在县城的时候，每
到周末，我就会带着孩子到她家去
蹭饭，走的时候还不忘给我们家带
点蔬菜。

二嫂是我们这个大家庭里的大
厨，不管是什么材料到她手里都能够
变成美味佳肴，不论是逢年过节还是
谁家有事，她都能用她那精湛的厨艺
为家人们呈上一桌大餐，我就在一旁
择菜、洗菜、递盘子打下手。在二嫂
跟前，我们更像是她的孩子，对她倍
感依赖。

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们后来搬到
了市里，吃二嫂做的饭自然就少了，
但是二嫂总是想方设法地让我能吃
到她做的美食，她经常从县城给我们
捎馒头、包子、枣糕馍、肉躁子、血条
面、辣子酱等，我真为有这样的二嫂
感到幸福。不光给我们东西，还经常
将她做的美食分享给其他的兄弟姐
妹和左邻右舍，她家菜店周边的人，
都多多少少品尝过她做的美食。

二嫂对我来说，有说不完的好，
在我怀老二的时候，婆婆因病离开了
我们，是二嫂时常照顾我；在我生二
宝的时候，二嫂更像婆婆一样为孩子
准备棉衣、棉裤、枕头、马甲、布老虎，
各式各样的东西，准备了两大包。我
看在眼里，感激的心里。由于菜店整
天早出晚归，她晚上加班为孩子做衣
服，有时凭借着自己多年的关系，让
街道那些有经验的人为孩子做帽子、

鞋子，这一点真的让我很感动，直到
现在她还经常为孩子买衣服、裙子，
我家二宝每每提起她二妈都兴奋得
不得了。

但是好人总是多磨难。二哥二
嫂两个人经营菜铺，由于菜店的生意
总是饭点时人最多，每天早出晚归，
早上六点就要起来发菜，回来就开始
为前一天预订好的饭店、单位送菜和
零售，早饭往往被忽略，忙过这阵子
就中午十一二点了，又到了第二轮卖
菜的高峰期，往往午饭推迟一两个小
时那是常有的事，加之菜店面积有
限，中午多数时候就在菜铺做一些简
单的饭菜，只有晚上收摊以后才能回
家安安稳稳的吃一顿晚饭，但吃饭的
时间大多数就九点左右了。长期不
能按时吃饭，嫂子被查出严重的胃
病，这个消息势必给我们的家庭当头
一棒，都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但事已
出，我们只能竭尽全力为嫂子看病。
好在嫂子坚强，经过两三年与病魔的
顽强斗争，嫂子用自己的毅力战胜了
病魔，如今的嫂子又恢复了健康，又
为我们这个大家庭操劳费心。

这就是我的二嫂，像母像嫂像闺
密，我爱她，并感谢她为这个家付出
的一切。（作者供职于大湾铺检测站）

贺老今年87岁了，比我大30多岁，与
我的父辈同龄。他的名字叫贺建民，是家
乡父老中威望较高的一位。

人常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活
到老，学到老，奋斗到老”，在他身上体现
得淋漓尽致。他认为一个人不能虚度光
阴，应当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尤其是
年轻的时候要不怕吃苦，勇于拼搏，干自
己想干的事。

农村，是贺老一辈子奋斗的舞台，也
是他的根。他本是村里有名的石匠，从小
跟着大人做工，与石头打了一辈子交道。
后来，他用一把普通的铁锤和一根凿子
将那些原本奇形怪状的石头变成了光
滑平整的有用石材，带领广大群众在一
条条宽阔的河道上架起了一座座彩虹
般的石桥。他把毕生的精力投入到了
为家乡建桥修路的事业上，为家乡绘制
出了壮美的画卷。大柳塔乌兰木伦河
大桥、中鸡活鸡兔大桥、麻家塔大桥、永
兴乡大桥、乔岔滩石圪崂大桥、马家滩
大桥、乔岔滩大桥，这些坚固耐用的大桥
至今依然横跨在那日夜奔流的河道上，方
便着百姓的出行。

乌兰木伦河大桥，就是贺老在1985
年左右负责设计和修建的。当时神府煤

田开发不久，为了联结内蒙和神木两地的
交通，便于煤炭外运，当地政府计划修建
一条公路。

修建这条公路须跨过乌兰木伦河。
乌兰木伦河河宽 400 多米，水流湍急，
河床较深，施工难度非常大。贺老那时
50 多岁，他和家乡 300 多名富余劳动
力，组成了施工队伍奔赴一线开启了一
场攻坚战。

彼时的乌兰木伦河两岸荒无人烟，
遍地荒沙，寸草不生。贺老和工人们20
几个人就地搭建一个帐篷，吃住全部在
工地上。灶房也临时搭建的，有4、5位
大师傅负责做饭，小米稀饭、咸菜、玉米
窝窝、洋芋烩菜，玉米饸饹等等就是他们
的全部饮食。

春秋季节，河道里风很大，卷着黄沙，
打在人的脸上生疼生疼。饭里经常夹着
沙子，吃着吃着就会硌牙；夜里冷风吹进
帐篷，冻得人直打颤。如此艰苦的条件
下，贺老和工人们光着脚，拔起裤腿在冰
冷的河水里搞清基、搬石头、凿石头，砌石
块。为了确保按时完成建设任务，他们没
有一个人打退堂鼓。

工人们都说，跟着贺老干工程，一年
少说也能挣六、七千元，他就是全村致富

的领路人。作为领路人，贺老事事都要操
心。他要考虑工程建设中诸如人员、材
料、质量、进度、安全等问题。每天，他都
是工地上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那一个。

建设乌兰木伦河大桥主要建材是石
头，贺老认为，石材的好坏直接关系着桥
梁的稳固和寿命。他就带领大家去山里
去采青石。石质坚硬的青石，开凿难度
大、费工。但为了质量，他要求工人们必
须采青石，不能偷工减料、弄虚作假。在
质量面前，他从不给任何人留情面。所以
每个跟随他干活的人都知道他的脾气，不
敢敷衍。正因为他干工程精益求精，他所
承担建设的每一项工程都是品质过硬。
贺老说，修路架桥是积德行善、造福百姓
的事儿，只有认真做，才能对得起建设方，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就这样，贺老带着大家日夜坚守在工
地上，大家比质量、比进度、比干劲，马不
停蹄地推进项目建设，经过近两年的艰辛
努力，终于建成了跨越 400 米河道，宽
12.8米，结构为12孔双曲拱桥。竣工验
收的那一天，专家和领导对这一工程给与
了高度评价。那一刻，贺老和他的工人们
脸上终于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乌兰木伦河大桥的建成，迅速加大了

神府煤田的开发力度。此后，一辆辆装满
煤炭的卡车穿梭于大桥之上，一吨吨优质
的煤炭通过大桥输送到了各地。大柳塔、
鄂尔多斯两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步伐也
不断加快。原本荒凉的大柳塔变成了繁
华小镇，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一条
条宽广的马路纵横交错，一棵棵优美的景
观树分列道路两旁，一盏盏漂亮的路灯矗
立在街道沿线，商贸在此迅速繁荣起来，
人称“中国的科威特”。

现在回想起来，贺老那时带领300多
名民工队来此修建大桥，其实是开进神府
煤田的一支拓荒队伍，他们为那里的繁荣
开了路。历史不会忘记他们付出的辛勤
劳动，也不会忘记他们夜以继日奋战的身
影。如今，谈起乌兰木伦河大桥，贺老就
非常激动，眼眶里总是溢满泪水。

中国的农民很多，但像贺老这样既懂
得耕田种地，又懂得设计建造桥梁隧洞等
工程的农民并不多。60岁后的他，由于
身体原因，不再承担类似的建设任务，他
选择了在家养老，并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变
成文字，他说他想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儿女
和熟悉他的人。

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贺老在我
心中，一直就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

夜空中最亮的星
■ 刘一天

打工人
■ 李串连

贺
老
的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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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大
维

二二 嫂嫂
■■ 闫春红闫春红

回来上班了，坐在靠窗的我看着身边
的景物不停地往后退，不舍的离愁情绪再
次袭来。忽然，一道道绿油油的麦田映入
眼帘，那是破土而出，准备越冬的小麦。我
不禁心里一颤，记忆中的某个阀门忽然打
开，将一股意识流倾泻而出……

微风的夏日，风中的麦子像波浪一样
一波一波的翻滚着，滚动的一地金黄在诉
说着农民们丰收的喜悦。我是地道农民的
儿子，小时候记事起，秋天便是玉米收获后
播种小麦的季节。讲求效率的人家都是靠
拖拉机翻地、播种、撒肥料。而对种地要求
做工精细的人家则吆喝着黄牛一犁一犁的
精耕细作着，那从指缝中小心翼翼溜出去
的好像不是麦种，而是他们来年幸福源泉
的指望。

记忆里小麦少不了浇灌。那时候村里
出去打工的男人少，父亲常年在外打工，家
里冬季浇灌小麦只能依靠母亲。浇灌都有
专门叫斗长的人负责，谁家几点浇地，浇多
长时间都有规定。有时候轮到我们家浇灌
要到半夜，而母亲则要在天还未黑透就要
去提前修好饮水过来浇地的渠，还要防止
漏水。印象里，母亲要么吃过饭晚饭匆匆
就走，要么嘱咐我把中午的剩饭一热自己
吃。有电的话有黄河牌的黑白电视陪伴还
算好些，但那时候冬季过年前农村停电是

常有的事，我与不到五岁的弟弟将洋蜡蹲
在倒扣的碗上等母亲回来。那时候任何的
一个异响都能惊的我和弟弟缩成一团。记
得有次弟弟不小心把正在燃烧的洋蜡碰灭
了，便开始撕心裂肺的哭喊着要母亲，而亮
光一灭，老鼠的活动异响便出奇的大，这样
更加剧了我们的恐惧感。好不容易摸着了
洋火点燃了洋蜡，我才发现一只肥硕的老
鼠在不远的地方窥视着我们，我拿出削铅
笔的小刀安慰弟弟不要怕，只要老鼠过来
我就把老鼠杀了，弟弟看了看洋蜡下明晃
晃的小刀这才止住哭声。也不知道到了
几点，我感觉有人开始给我拉被子，就知
道母亲回来了，悬着的心也开始松懈下
来，整个人便开始沉沉的睡去。印象里，母
亲有一次半夜浇地把水渠里明晃晃的水当
成白白的土路，一不小心踩下去了，幸被村
里的人搭救。但自那以后母亲落下了怕寒
的病。

收麦的时候，有个叫老豪的片地是让
人感觉恐怖的地方，据一些老人传那里有
狼出没。而我们家地靠近土塬的地方有个
大窝，据传那曾经是狼窝。家里由于缺少
父亲的帮忙，麦子收的慢，我们靠南的一家
邻居便常常嘲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家人
谁先扫完家里的院子跟你比，谁先割完麦
跟你比，总之就是喜欢什么都跟人比。更

要命的是那家女主人跟母亲是同村而且还
是以前的同学，这就无形中刺激了母亲的
自尊，母亲往往组织夜间突击收麦。我与
弟弟也根据力气的大小被物尽其用。晚上
老豪的猫头鹰怪叫让人心里不停的发寒，
老豪的路本来就坑洼难走，一发慌驾车辕
的我一不小心就将车给拉翻了。母亲一边
气急败坏地骂着我，一边重新装车。不知
名的大鸟有时（后来确定是老鹰）还来个突
然袭击，在我与弟弟的头顶扑棱过来，被母
亲一镰刀挥跑。刚开始我还怕那鸟，直到
有一次我真正俘虏了长得像大鸡的鸟，才
觉得也就那样。经过一夜的努力，麦子终
于抢收完了。第二天，这家邻居发现我们
家的地麦子收的干干净净的，竟以为是哪
个神仙在帮我们收麦子呢。

父亲回来听从母亲的建议买了个打麦
机，这让我们轻松了不少。村里当时有打
麦机的人不多，很多人为了提前用我们家
的打麦机便给我们帮忙打麦。晚上月光很
亮，在新落成的麦草垛里光着脚丫打洞捉
迷藏是我与弟弟最开心的事情。那时候学
校会放忙假，一般是十天左右的样子。一
收假还要交十几斤的麦子。收假后学校
还会组织我们拿着竹篮或化肥袋子去拾
麦穗，到不了斤两不让回家吃饭。麦拾的
不够的同学便相约去人家还没割麦的地

里拿剪刀去剪麦穗。我最倒霉，犹豫半天
剪了几个麦穗让人家主家过来把我一篮
子的麦全部没收了，那可是我一上午的劳
动成果啊，就差一点就够斤两标准了，最
后午饭是弟弟过学校来给我送了一个菜
夹馍。

母亲是最能干的人，家里买的打麦机
让我们有了收入，母亲以前关系要好的同
事在杨凌西农大，又能提前弄到好种子，
结出的麦穗是又大颗粒又饱满。许多想
要好麦种的人都是两斤麦换我们家的一
斤麦。随后母亲又买了电烤箱给人烤馍，
利用自己以前在县副食厂的手艺做月
饼。于是我们家也较早地有了电视和洗
衣机，也较早盖起了二层楼，要知道以前
农村娶媳妇的标准是男方家必须要盖的
起二层楼。

记忆里，在那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时
代，母亲算得上是一个传奇。如今她老了，
但有时回家会时不时地在我们面前说起这
些往事。我觉得那时候虽然很苦很累，但
那是我们过得最充实，也是最有意义的一
段日子。

我仿佛又看见了风吹麦浪，很多的人
在麦地里忙活着，许多的汗水顺着麦芒滴
入了那一层层的黄土地里。

（作者供职于咸阳管理所）

麦的飞絮 ■ 郭超飞


